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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和：在亿万年尺度上看人生
■对话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

在辽宁西部的荒
原上，一位年轻的古
生物学者在小山沟里
兜兜转转。他俯身于
岩层之间，手中的地
质锤轻敲，两块保存
得相对完整的鸟类化
石逐渐显露。

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二十多岁的
周忠和将其中一件化
石命名为“燕都华夏
鸟”，这一发现填补了
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
空白，也开启了国际
古鸟类研究迅猛发展
的序幕。

作为长期从事中
生代鸟类、热河生物
群以及生物与环境协
同演化的研究者，周
忠和是将我国古鸟类
研究提升到世界领先
水平的主要贡献者。
入行三十余载后，如
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
士的周忠和，矢志推
动科学与大众对话，
于近日出版了他的首
部科学传播文集《我
的科普之道：科学精
神与科学传播行思
录》。这不仅仅是一
本书，更是他数十年
来科研生涯与科普实
践的凝练，是一位科
学家对真理、对社会、
对家国深沉关切的真
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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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荣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中国科学院杰
出创新研究团队、中
国科学院杰出科技
成 就 奖 、科 技 部

“973”项目杰出研究
者奖、青年科技工作
者科技进步奖及国
家出版奖，入选中央
政府杰出专家。

读品：《我的科普之道》
这个“道”字意味深长。在您
心中，“道”究竟代表着什
么？是探索的过程，还是最
终的领悟？

周忠和：我觉得多少有
点随心所欲、顺其自然的味
道。一开始，我写科普文章，
可能就觉得好玩，自己想写
点。因为做研究要看很多文
献，然后觉得有些文献挺有
意思，把这些内容用通俗的
语言写出来，发表在科普杂
志上，能够跟更多的人分享。

做科研不仅仅是发表论
文，它本身还是一个需要大
量交流的过程。别的同行需
要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也
需要了解其他人的工作，大
家相互交流借鉴。在写科普
文章的过程中，正好也把我
们的思维再捋顺理清，把逻
辑性做得更严密些。还有一
点很重要，这对我们的表达
也是一种训练。

读品：您书中强调科学
精神之“魄”。那么，您认为
什么是科学精神？它和科学
家精神有什么不同？

周忠和：科学精神早已
成为从科学家到国家领导人
的共识。实际上，每个人对
科学精神的理解都不一样。
我根据自己的体会和学习，
总结了六个字来概括科学精
神，就是求真、探索、质疑。

求真，即实事求是，对真
相的永恒追寻，这是科学研究
的本质；探索，即永无止境的
冒险精神，做别人未曾做过的
事，追求原创性；质疑，即批判
性思维，不盲从权威，这是科
学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

而科学家精神一定是在
科学精神的基础上，针对中
国科学家群体，综合考虑中
国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再
加上家国情怀等内容，希望
这种精神能在社会上得到更
好的传播。

读品：完成这本书，可以
说是对过去思考的一个总
结。展望未来，在科学传播这
条“道”上，您个人还有哪些想
要尝试的新方向或新形式？

周忠和：我很羡慕国际上
一些科普作家，他们写了一本
科普书，被大家奉为经典，被
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在几
十个国家成为畅销书。我觉
得这是我追求的目标，但我可
能一辈子也做不到。

但 围 绕 一 个 有 趣 的 主
题，写一本科普经典，是我希
望能达到的目标。写这样一
本书不容易。现在我还没有
足够的勇气去做这件事，只
是将其作为未来的一个目
标，并为之不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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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刚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毕业的周忠和进入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专攻
中生代鱼类研究。那年7月，他随队
来到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进行鱼类
化石的考察工作。在一条小山沟里，
周忠和发现了一种白鲟科鱼类化石，
堪称现代长江白鲟最早的祖先。

两个月后，周忠和独自返回这条
小山沟。他挂念着这里，想看看能不
能发现更多鲟类化石。这次，他有了
意外之喜——两块保存得相当完整
的鸟类化石。

经鉴定，这两块化石距今 1.2 亿
年左右，是当时世界上已知的白垩纪
早期地层中最为完整的鸟类化石之
一，后来被周忠和命名为“燕都华夏
鸟”。这一发现，也被同行称为“填补
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
白”。

25岁的周忠和就这样转向了中
生代古鸟类研究。他和同事组成了

“辽西”发掘队，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
里在同一地点采集到近20件鸟类化
石，并将这一鸟群命名为“华夏鸟
群”。

研究方向从鱼类到鸟类的转变，
看似偶然，却蕴含着必然。周忠和团
队发现的华夏鸟群为全球古生物学
研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

此后，周忠和团队在辽宁西部的
热河生物群陆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发现，包括多种长羽毛的恐龙和早期
鸟类化石。这些发现为“鸟类起源于
恐龙”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

1999年，周忠和担任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辽西热
河脊椎动物群”课题组负责人。这一
课题组立足辽西地区的脊椎动物化
石资源，对多个脊椎动物类群及相关
地层和环境背景进行综合性研究。
热河生物群也因此蜚声国际。

2025年，周忠和与同事徐星等因
“发现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化石证
据”，共同荣获 2025 未来科学大奖

“生命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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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于古生物世界的三十余年间，

周忠和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和杂文，“汇
总起来居然有100多篇，其中还不包括
近年来为别人图书作的序。”

“一直以来，我很清楚自己的文
字功底平平，写东西也算不上快。”在
《我的科普之道：科学精神与科学传
播行思录》一书的后记中，周忠和如
此评价自己历年来的科普文章。在
他看来，相较于本职科研工作而言，
这些文章可以说是“不务正业”。

这当然是他的谦逊说法。见过
周忠和的人，都会被他身上的淡然所
吸引，想坐下来听他唠一唠关于科研
与科普的那些事儿，并在他的讲述
中，穿梭亿万年的时光、感受生命演
化的神奇。

研究生刚毕业那几年，周忠和开
始业余写作。“那时候，写作内容多是
从我熟悉的专业科普开始，从早期鸟
类的演化，到热河生物群，再逐渐延
展到更广泛的领域。”

对于那些超出自身专业范畴的领
域，周忠和也敢于分享自己的想法，“受
限于有限的时间、阅读及阅历，很多时
候也是现学现卖，学术浅薄难免囿于成
见，未必能做到谨言慎行。然而，科学
无绝对真理一说。科学精神的精华之
一就是鼓励质疑、兼容并蓄。几篇拙作
权当抛砖引玉，若能引起更多的讨论和
关注，我自当心满意足。”

“少数科学家的学问高深，文学
素养也很高，能够出一些经典的‘大
师级’科普作品。我自己离这种大师
水平还差得比较远，只能说在保持科
学严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通俗一
点、条理清晰一点，比如有趣幽默等
方面还需要不断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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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喜欢瞎琢磨的周忠和，其

实是个实用派。
把自己的研究意义与背景，用比较

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不仅有必要，而
且对现代科学研究可能越来越重要。”
周忠和说，这不仅能让公众了解科研工

作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申请科研项
目，“申请项目要说明研究意义、研究思
路和可能产生的结果等，都需要科学的
表达和交流。做科普文章的过程，实际
上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他甚至给研
究生提要求，希望他们能在读研期间写
一篇科普文章，认为这是对科学表达与
交流能力的极好训练。

“我们做的科普工作实际上能够
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研究支持。”周
忠和分享了一个亲身经历。

2001年，他带领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辽西热河
脊椎动物群”课题组申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那
时，这个研究集体是一个以三四十岁
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群体，由于
他们以辽宁西部的热河生物群为主要
研究对象，同行们称之为“辽西队”。“当
时《科技日报》写了一整版介绍我们‘辽
西队’的报道。申请项目答辩的时候，
我就把这一版报纸给带上了”，向评委
们展示这是一个真正自然形成、有社会
影响力的研究团体。最终，团队顺利获
得了项目支持。

周忠和说，科普让更多人，包括
决策者，了解了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他还特别提到对“大同行”的科普，实
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的交流，能够起到
启发思路的作用。

但他也不回避其中的矛盾：两者
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时间是有限
的，身体是越来越差的。”他坦言，这
种纠结对每个科研人员来说都存
在。他给出的“平衡之道”是因人而
异、因阶段而异。“在职称上升期，忙
得不得了，可能就需要少做一点科
普。到了一定的积累阶段，或者学术
休假时，可以做点儿科普调剂一下，
磨刀不误砍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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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此次因“发现了鸟类起源于

恐龙的化石证据”而荣获的2025未来
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其实，很难
讲是一块化石起到了绝对的作用。”
周忠和说，关键是发现了一系列的化
石，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当发现一块化石，竟然无法明确
判定它属于恐龙还是鸟类时，“这就
对了”。对周忠和而言，这是一种“幸
福的烦恼”。他说：“通常情况下生命
演化过程是连续的，只不过我们发现
的化石证据不是那么连贯。为了方
便交流，人类习惯于对新事物进行分
类……发现的过渡类型化石证据越
多，恐龙和鸟类的界限就越模糊。在
这个时候，你会从内心觉得，‘哦！鸟
原来是从恐龙演化而来的’。”

这种对生命演化过程的深刻理
解，也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面对学
术上的质疑，他泰然处之。“学术争论
和对科学家个人的质疑，是两回事。”
他坦言，曾有一篇关于早期鸟类卵巢
滤泡化石的研究成果在《自然》发表
后，有部分学者在质疑软组织能否保
存如此长时间的同时，还猜测卵泡化
石其实是鸟类胃部未被消化殆尽的
植物种子。“这都很正常，那就逼着我
去重新寻找证据。”

研究古生物学，终日与亿万年的时
光和灭绝的生命打交道，这让周忠和获
得了某种超越个体生命的独特视角。

“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需要在数百
万年、数亿年乃至几十亿年的大时间
尺度上看问题，地质历史上已灭绝的
化石物种比现今地球上的生物要丰
富得多。再来看人生，就会觉得人的
一生，只是浩瀚生命演化片段里的一
刹那。”他说，这样的视野让人更超
脱，无论是面对挫折还是荣辱。

这或许正是科学大家的风范——
既能在微观的化石结构中探寻真理，亦
能在宏观的宇宙时空中安顿自我。他
的科普之道，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
这种科学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分享。

写一部畅销科普书
是我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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